
上任

尤老二心里难过的发空。早知道，调兵把

六个家伙全扣住！可是，也许这么善办更好 ；

日后还要见面呀。六十块可出去了呢 ；假如再

来这么几当儿，连一百二的薪水赔上也不够！

作哪道稽察长呢？

尤老二去上任。

看见办公的地方，他放慢了步。那个地方不大，他晓得。

城里的大小公所和赌局烟馆，差不多他都进去过。他记得这

个地方——开开门就能看见千佛山。现在他自然没心情去想

千佛山 ；他的责任不轻呢！他可是没透出慌张来 ；走南闯北

的多年了，他拿得住劲，走得更慢了。胖胖的，四十多岁，

重眉毛，黄净子脸。灰哔叽夹袍，肥袖口 ；青缎双脸鞋。稳

稳的走，没看千佛山 ：倒想着 ：似乎应当坐车来。不必，几

个伙计都是自家人，谁还不知道谁 ；大可以不必讲排场。况

且自己的责任不轻，干吗招摇呢。这并不完全是怕 ；青缎鞋，

灰哔叽袍，恰合身分，慢慢的走，也显着稳。没有穿军衣的必要。

腰里可藏着把硬的。自己笑了笑。

办公处没有什么牌匾 ：和尤老二一样，里边有硬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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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两间小屋。门开着呢，四位伙计在凳子上坐着，都低着

头吸烟，没有看千佛山的。靠墙的八仙桌上有几个茶杯，地

上放着把新洋铁壶，壶的四围爬着好几个香烟头儿，有一个

还冒着烟。尤老二看见他们立起来，又想起车来，到底这样

上任显着“秃”一点。可是，老朋友们都立得很规矩。虽然

大家是笑着，可是在亲热中含着敬意。他们没因为他没坐车

而看不起他。说起来呢，稽察长和稽察是作暗活的，活不惹

耳目越好。他们自然晓得这个。他舒服了些。

尤老二在八仙桌前面立了会儿，向大家笑了笑，走进里

屋去。里屋只有一条长桌，两把椅子，墙上钉着个月份牌，

月份牌的上面有一条臭虫血。办公室太空了些，尤老二想 ；

可又想不出添置什么。赵伙计送进一杯茶来，漂着根茶叶棍儿。

尤老二和赵伙计全没的说，尤老二擦了下脑门。啊，想起来

了 ：得有个洗脸盆，他可是没告诉赵伙计去买。他得细细的

想一下 ：办公费都在他自己手里呢，是应该公开的用，还是

自己一把死拿？自己的薪水是一百二，办公费八十。卖命的事，

把八十全拿着不算多。可是伙计们难道不是卖命？况且是老

朋友们？多少年不是一处吃，一处喝 ；睡土窑子不是一同住

大炕？不能独吞。赵伙计走出去，老赵当头目的时候，可曾

独吞过钱？尤老二的脸红起来。刘伙计在外屋 了他一眼。

老刘，五十多了，倒当起伙计来，三年前手里还有过五十枝

快枪！不能独吞。可是，难道白当头目？八十块大家分？再

说，他们当头目是在山上。尤老二虽然跟他们不断的打联络，

可是没正式上过山。这就有个分别了。他们，说句不好听的，

是黑面上的 ；他是官。作官有作官的规矩。他们是弃暗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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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得官事官办。八十元办公费应当他自己拿着。可是，

洗脸盆是要买的 ；还得来两条手巾。

除了洗脸盆该买，还似乎得作点别的。比如说，稽察长

看看报纸，或是对伙计们训话。应当有份报纸，看不看的，

摆着也够样儿。训话，他不是外行。他当过排长，作过税卡

委员 ；是的，他得训话，不然，简直不像上任的样儿。况且，

伙计们都是住过山的，有时候也当过兵 ；不给他们几句漂亮

的，怎能叫他们佩服。老赵出去了。老刘直咳嗽。必定得训

话，叫他们得规矩着点。尤老二咳了声，立起来，想擦把脸 ；

还是没有洗脸盆与手巾。他又坐下。训话，说什么呢？不是

约他们帮忙的时候已经说明白了吗，对老赵老刘老王老褚不

都说的是那一套么？“多年的朋友，捧我尤老二一场。我尤

老二有饭吃，大家伙儿就饿不着 ；自己弟兄！”这说过不止

一遍了，能再说么？至于大家的工作，谁还不明白——反正

还不是用黑面上的人拿黑面上的人。这只能心照，不便实对

实的点破。自己的饭碗要紧，脑袋也要紧。要真打算立功的话，

拿几个黑道上的朋友开刀，说不定老刘们就会把盒子炮往里

放。睁一眼闭一眼是必要的，不能赶尽杀绝 ；大家日后还得

见面。这些话能明说么？怎么训话呢？看老刘那对眼睛，似

乎死了也闭不上，帮忙是义气，真把山上的规矩一笔钩个净，

作不到。不错，司令派尤老二是为拿反动分子。可是反动分

子都是朋友呢。谁还不知道谁吃几碗干饭？难！

尤老二把灰哔叽袍脱了，出来向大家笑了笑。

“稽察长！”老刘的眼里有一万个“看不起尤老二”，“分

派分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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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老二点点头。他得给他们一手看。“等我开个单子，咱

们的事儿得报告给李司令。昨儿个，前两天，不是我向诸位

弟兄研究过？咱们是帮助李司令拿反动派。我不是说过 ：李

司令把我叫了去，说，老二，我地面上生啊，老二你得来帮

帮忙。我不好意思推辞，跟李司令也是多年的朋友。我这么

一想，有办法。怎么说呢，我想起你们来。我在地面上熟哇，

你们可知底呢。咱们一合把 1，还有什么不行的事。司令，我就

说了，交给我了，司令既肯赏饭吃，尤老二还能给脸不兜着？

弟兄们，有李司令就有尤老二，有尤老二就有你们。这我早

已研究过了。我开个单子，谁管哪里，谁管哪里，合计好了，

往上一报，然后再动手，这像官事，是不是？”尤老二笑着

问大家。

老刘们都没言语。老褚挤了挤眼。可是谁也没感到僵得慌。

尤老二不便再说什么，他得去开单子。拿笔刷刷的一写，他想，

就得把老刘们唬背过气去。那年老褚绑王三公子的票，不是

求尤老二写的通知书么？是的，他得刷刷的写一气。可是笔

墨砚呢？这几个伙计简直没办法！“老赵，”尤老二想叫老赵

买笔去。可是没说出来。为什么买东西单叫老赵呢？一来到

钱上，叫谁去买东西都得有个分寸。这不是山上，可以马马

虎虎。这是官事，谁该买东西去，谁该送信去，都应当分配

好了。可是这就不容易，买东西有扣头，送信是白跑腿 ；谁

活该白跑腿呢？“啊，没什么，老赵！”先等等买笔吧，想

想再说。尤老二心里有点不自在。没想到作稽察长这么 嗦。

1　合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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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事不算很甜 ；也说不上苦来，假若八十元办公费都归自己

的话。可是不能都归自己，伙计们都住过山 ；手儿一紧，还

真许尝个“黑枣”，是玩的吗？这玩艺儿不好办，作着官而带

着土匪，算哪道官呢？不带土匪又真不行，专凭尤老二自己

去拿反动分子？拿个屁！尤老二摸了摸腰里的家伙：“哥儿们，

硬的都带着哪？”

大家一齐点了点头。

“妈的怎么都哑巴了？”尤老二心里说。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佩服咱尤老二呢，还是怕呢？点点头，不像自己朋友，

不像 ；有话说呀。看老刘！一脸的官司。尤老二又笑了笑。

有点不够官派，大概跟这群家伙还不能讲官派。骂他们一顿

也许就骂欢喜了？不敢骂，他不是地道土匪。他知道他是脚

踩两只船。他恨自己不是地道土匪，同时又觉得他到底高明，

不高明能作官么？点上根烟，想主意，得喂喂这群家伙。办

公费可以不撒手 ；得花点饭钱。

“走哇，弟兄们，五福馆！”尤老二去穿灰哔叽夹袍。

老赵的倭瓜脸裂了纹，好似是熟透了。老刘五十多年制

成的石头腮帮笑出两道缝。老王老褚也都复活了，仿佛是。

大家的嗓子里全有了津液，找不着话说也舔舔嘴唇。

到了五福馆，大家确是自己朋友了，不客气 ：有的要水

晶肘，有的要全家福，老刘甚至于想吃锅 鸡，而且要双上。

吃到半饱，大家觉得该研究了。老刘当然先发言，他的岁数

顶大。石头腮帮上红起两块，他喝了口酒，夹了块肘子，吸

了口烟。“稽察长！”他扫了大家一眼 ：“烟土，暗门子，咱

们都能手到擒来。那反——反什么？可得小心！咱们是干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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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的？伤了义气，可合不着。不是一共才这么一小堆洋钱吗？”

尤老二被酒劲催开了胆量 ：“不是这么说，刘大哥！李司

令派咱们哥几个，就为拿反动派。反动派太多了，不赶紧下手，

李司令就不稳 ；他吹了，还有咱们？”

“比如咱们下了手，”老赵的酒气随着烟喷出老远，“毙上

几个，咱们有枪，难道人家就没有？还有一说呢，咱们能老

吃这碗饭吗？这不是怕。”

“谁怕谁是丫头养的！”老褚马上研究出来。

“丫头泥养的！”老赵接了过来 ：“不是怕，也不是不帮

李司令的忙。义气，这是义气！好尤二哥的话，你虽然帮过

我们，公面私面你也比我们见的广，可是你没上过山。”

“我不懂？”尤老二眼看空中，冷笑了声。

“谁说你不懂来着？”葫芦嘴的王小四顿出一句来。

“是这么着，哥儿们，”尤老二想烹他们一下 ：“捧我尤老

二呢，交情 ；不捧呢，”又向空中一笑，“也没什么。”

“稽察长，”又是老刘，这小子的眼睛老瞪着：“真干也行呀，

可有一样，我们是伙计，你是头目 ；毒儿可全归到你身上去。

自己朋友，歹话先说明白了。叫我们去掏人，那容易，没 

什么。”

尤老二胃中的海参全冰凉了。他就怕的是这个。伙计办

下来的，他去报功 ；反动派要是请吃“黑枣”，可也先请他！

但是他不能先害怕，事得走着瞧。吃“黑枣”不大舒服，

可是报功得赏却有劲呢。尤老二混过这么些年了，哪宗事不

是先下手的为强？要干就得玩真的！四十多了，不为自己，

还不为儿子留下点吗儿？都像老刘们还行，顾脑袋不顾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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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辈子黑活，连坟地都没有。尤老二是虚子 1，会研究，不能

只听老刘的。他决定干。他得捧李司令。弄下几案来，说不

定还会调到司令部去呢。出来也坐坐汽车什么的！尤老二不

能老开着正步上任！

汤使人的胃与气一齐宽畅。三仙汤上来，大家缓和了许多。

尤老二虽然还很坚决，可是话软和了些 ：“伙计们，还得捧我

尤老二呀，找没什么蹦儿的弄吧——活该他倒霉，咱们多少

露一手。你说，腰里带着硬的，净弄些个暗门子，算哪道呢？

好啦！咱们就这么办，先找小的，不刺手的办，以后再说。

办下来，咱们还是这儿，水晶肘还不坏，是不是？”

“秋天了，以后该吃红焖肘子了。”王小四不大说话，一

说可就说到根上。

尤老二决定留王小四陪着他办公，其余的人全出去踩访。

不必开单子了，等他们踩访回来再作报告。是的，他得去买

笔墨砚，和洗脸盆。他自己去买，省得有偏有向。应当来个

书记，可是忘了和李司令说。暂时先自己写吧，等办下案来

再要求添书记；不要太心急，尤老二有根。二爹的儿子，听说，

会写字，提拔他一下吧。将来添书记必用二爹的儿子，好啦，

头一天上任，总算不含糊。

只顾在路上和王小四瞎扯，笔墨砚到底还是没有买。办

公室简直不像办公室。可是也好 ：刷刷的写一气，只是心里

这么想 ；字这种玩艺刷刷的来的时候，说真的，并不多 ；要

写哪个，哪个偏偏不在家。没笔墨砚也好。办什么呢，可是？

1　虚子，精明，讲场面、有经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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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来份报纸，哪怕是看看广告的图呢。不能老和王小四瞎

扯，虽然是老朋友，到底现在是官长与伙计，总得有个分寸。

门口已经站过了，茶已喝足，月份牌已翻过了两遍。再没有

事可干。盘算盘算家事，还有希望。薪水一百二，办公费

八十——即使不能全数落下——每月一百五可靠。慢慢的得

买所小房。妈的商二狗，跟张宗昌走了一趟，干落十万！没

那个事了，没了。反动派还不就是他们么？哪能都像商二狗，

资资本本的看着？谁不是钱到手就迷了头？就拿自己说吧，

在税卡子上不是也弄了两三万吗？都哪儿去了？难怪反动呀，

吃喝玩乐的惯了，再天天啃窝窝头？受不了，谁也受不了！

是的，他们——凭良心说，连尤老二自己——都盼着张督办

回来，当然的。妈的，丁三立一个人就存着两箱军用票呢！

张要是回来，打开箱子，老丁马上是财主！拿反动派，说不

下去，都是老朋友。可是月薪一百二，办公费八十，没法儿。

得拿！妈的脑袋吊了碗大的疤，谁能顾得了许多！各自奔前

程，谁叫张大帅一时回不来呢。拿，毙几个！尤老二没上过山，

多少跟他们不是一伙。

四点多了，老刘们都没回来。这三个家伙是真踩窝子 1 去

了，还是玩去了？得定个办公时间，四点半都得回来报告。

假如他们干铲儿 2 不回来，像什么公事？没他们是不行，有他

们是个累赘，真他妈的。到五点可不能再等 ；八点上班，五

点关门 ；伙计们可以随时出去，半夜里拿人是常有的事 ；长

1　踩窝子，探查贼巢。

2　干铲儿，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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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可不能老伺候着。得告诉他们，不大好开口。有什么不好

开口，尤老二你不是头目么？马上告诉王小四，王小四哼了

一声。什么意思呢？

“五点了，”尤老二看了千佛山一眼，太阳光儿在山头上

放着金丝，金光下的秋草还有点绿色。“老王你照应着，明儿

八点见。”

王小四的葫芦嘴闭了个严。

第二天早晨，尤老二故意的晚去了半点钟，拿着点劲儿。

万一他到了，而伙计们没来，岂不是又得为难？

伙计们却都到了，还是都低着头坐在板凳上吸烟呢。尤

老二想揪过一个来揍一顿，一群死鬼！他进了门，他们照旧

又都立起来，立起来的很慢，仿佛都害着脚气。尤老二反倒

笑了 ；破口骂才合适，可是究竟不好意思。他得宽宏大量，

谁叫轮到自己当头目人呢，他得拿出虚子劲儿，唏唏哈哈，

满不在乎。

“嗨，老刘，有活儿吗？”多么自然，和气，够味儿 ；尤

老二心中夸赞着自己的话。

“活儿有，”老刘瞪着眼，还是一脸的官司 ：“没办。”

“怎么不办呢？”尤老二笑着。

“不用办，待会了他们自己来。”

“呕！”尤老二打算再笑，没笑出来。“你们呢？”他问

老赵和老褚。

两人一齐摇了摇头。

“今天还出去吗？”老刘问。

“啊，等等，”尤老二进了里屋，“我想想看。”回头看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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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都坐下了，眼看着烟头，一声不发，一群死鬼。

坐下，尤老二心里打开了鼓——他们自己来？不能细问

老刘，硬输给他们，不能叫伙计小看了。什么意思呢，他们

自己来？不能和老刘研究，等着就是了。还打发老刘们出去

不呢？这得马上决定 ：“嗨，老褚！你走你的，睁着点眼，听

见没有？”他等着大家笑，大家一笑便是欣赏他的胆量与幽默；

大家没笑。“老刘，你等等再走。他们不是找我来吗？咱俩得

陪陪他们。都是老朋友。”他没往下分派，老王老赵还是不走

好，人多好凑胆子。可是他们要出去呢，也不便拦阻 ；干这

行儿还能不要玄虚么？等他们问上来再讲。老王老赵都没出

声，还算好。“他们来几个？”话到嘴边上又咽了回去。反正

尤老二这儿有三个伙计呢，全有硬家伙。他们要是来一群呢，

那只好闭眼。走到哪儿说哪儿， ！

还没报纸！哪像办公的样！况且长官得等着反动派，太

难了。给司令部个电话，派一队来，来一个拿一个，全毙！不行，

别太急了，看看再讲。九点半了，“嗨，老刘，什么时候来呀？”

“也快，稽察长！”老刘这小子有点故意的看哈哈笑。

“报！叫卖报的！”尤老二非看报不可了。

买了份大早报，尤老二找本地新闻，出着声儿念。非  

的念，念不上句来。他妈的女招待的姓别扭，不认识。别扭！

 ，软一下，女招待的姓！

“稽察长！他们来了。”老刘特别的规矩。

尤老二不慌，放下姓别扭的女招待，轻轻的。“进来！”

摸了摸腰中的家伙。

进来了一串。为首的是大个儿杨 ；紧跟着花眉毛，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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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傻个儿 ；猴四被俩大个子夹在中间，特别显着小 ；马六，

曹大嘴，白张飞，都跟进来。

“尤老二！”大家一齐叫了声。

尤老二得承认他认识这一群，站起来笑着。

大家都说话，话便挤到了一处。嚷嚷了半天，全忘记了

自己说的是什么。

“杨大个儿，你一个人说 ；嗨，听大个儿说！”大家的意

见渐归一致，彼此的劝告 ：“听大个儿的！”

杨大个儿——或是大个儿杨，全是一样的——拧了拧眉

毛，弯下点腰，手按在桌上，嘴几乎顶住尤老二的鼻子 ：“尤

老二，我们给你来贺喜！”

“听着！”白张飞给猴四背上一拳。

“贺喜可是贺喜，你得请请我们。按说我们得请你，可

是哥儿们这几天都短这个，”食指和拇指成了圈形。“所以呀，

你得请我们。”

“好哥儿们的话啦，”尤老二接了过去。

“尤老二，”大个儿杨又接回去。“倒用不着你下帖，请吃

馆子，用不着。我们要这个，”食指和拇指成了圈形。“你请

我们坐车就结了。”

“请坐车？”尤老二问。

“请坐车！”大个儿有心事似的点点头。“你看，尤老二，

你既然管了地面，我们弟兄还能作活儿吗？都是朋友。你来，

我们滚。你来，我们滚 ；咱们不能抓破了脸。你作你的官，

我们上我们的山。路费，你的事。好说好散，日后咱们还见

面呢。”大个儿杨回头问大家 ：“是这么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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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就是这几句 ；听尤老二的了！”猴四把话先抢到。

尤老二没想到过这个。事情容易，没想到能这么容易。

可是，谁也没想到能这么难。现在这群是六个，都请坐车 ；

再来六十个，六百个呢，也都请坐车？再说，李司令是叫抓

他们 ；若是都送车费，好话说着，一位一位的送走，算什么

办法呢？钱从哪儿来呢？这大概不能向李司令要吧？就凭自

己的一百二薪水，八十块办公费，送大家走？可是说回来，

这群家伙确是讲面子，一声难听的没有 ：“你来，我们滚。”

多么干脆，多么自己。事情又真容易，假如有人肯出钱的话。

他笑着，让大家喝水，心中拿不定主意。他不敢得罪他们，

他们会说好的，也有真厉害的。他们说滚，必定滚 ；可是，

不给钱可滚不了。他的八十块办公费要连根烂。他还得装作

愿意拿的样子，他们不吃硬的。

“得多少？朋友们！”他满不在乎似的问。

“一人十拉块钱吧。”大个儿杨代表大家回答。

“就是个车钱，到山上就好办了。”猴四补充上。

“今天后晌就走，朋友，说到哪儿办到哪儿！”曹大嘴说。

尤老二不能脆快，一人十块就是六十呀！八十办公费，

去了四分之三！

“尤老二，”白张飞有点不耐烦，“干脆拍出六十块来，咱

们再见。有我们没你，有你没我们，这不痛快？你拿钱，我

们滚。你不——不用说了，咱们心照。好汉不必费话，三言

两语。尤二哥，咱老张手背向下，和你讨个车钱！”

“好了，我们哥儿们全手背朝下了，日后再补付，哥儿们

不是一天半天的交情！”杨大个儿领头，大家随着 ；虽然词



18

樱

海

集

·

蛤

藻

集

句不大一样，意思可是相同。

尤老二不能再说别的了，从“腰里硬”里掏出皮夹来，

点了六张十块的 ：“哥儿们！”他没笑出来。

杨大个儿们一齐叫了声“哥儿们”。猴四把票子卷巴卷巴

塞在腰里：“再见了，哥儿们！”大家走出来，和老刘们点了头：

“多 山上见哪？”老刘们都笑了笑，送出门外。

尤老二心里难过的发空。早知道，调兵把六个家伙全扣

住！可是，也许这么善办更好 ；日后还要见面呀。六十块可

出去了呢 ；假如再来这么几当儿，连一百二的薪水赔上也不

够！作哪道稽察长呢？稽察长叫反动派给炸了酱，哑巴吃黄

连，苦说不出！老刘是好意呢，还是玩坏？得问问他！不拿

土匪，而把土匪叫来，什么官事呢？还不能跟老刘太紧了，

他也会上山。不用他还不行呢 ；得罪了谁也不成，这年头。

假若自己一上任就带几个生手，哼，还许登时就吃了“黑枣

儿”；六十块钱买条命，前后一合算，也还值得。尤老二没办法，

过去的不用再提就怕明儿个又来一群要路费的！不能对老刘

们说这个，自己得笑，得让他们看清楚：尤老二对朋友不含糊，

六十就六十，一百就一百，不含糊 ；可是六十就六十，一百就

一百，自己吃什么呢，稽察长喝西北风，那才有根！

尤老二又拿起报纸来，没劲！什么都没劲，六十块这么

窝窝囊囊的出去，真没劲。看重了命，就得看不起自己 ；命

好像不是自己的，得用钱买，他妈的！总得佩服猴四们，真

敢来和稽察长要路费！就不怕登时被捉吗？竟自不怕，邪！

丢人的是尤老二，不用说拿他们呀，连句硬张话都没敢说，

好泄气！以后再说，再不能这么软！为当稽察长把自己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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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才合不着。稽察长就得拿人，没第二句话！女招待的

姓真别扭。老褚回来了。

老褚反正得进来报告，稽察长还能赶上去问么。老褚和

老赵聊上了 ；等着，看他进来不 ；土匪们，没有道理可讲。

老褚进来了 ：“尤——稽察长！报告！城北窝着一群

朋——啊，什么来着？动——动子！去看看？”

“在哪儿？”尤老二不能再怕 ；六十块被敲出去，以后命

就是命了，太爷哪儿也敢去。

“湖边上，”老褚知道地方。

“带家伙，老褚，走！”尤老二不含糊。坐窝儿掏！不用

打算再叫稽察长出路费。

“就咱俩去？”老褚真会激人哪。

“告诉我地方，自己去也行，什么话呢！”尤老二拼了，

不玩命，他们也不晓得稽察长多钱一斤。好吗，净开路费，

一案办不下来，怎么对李司令呢？一百二的薪水！

老褚没言语，灌了碗茶，预备着走的样儿。尤老二带理

不理的走出来，老褚后面跟着。尤老二觉得顺了点气，也硬

了点胆子来。说真的，到底俩人比一个挡事的多，遇到事多

少可以研究研究。

湖边上有个鼻子眼大小的胡同，里边会有个小店。尤老

二的地面多熟，竟自会不知道这家小店。看着就像贼窝！忘

了多带伙计！尤老二，他叫着自己，白闯练了这么多年，还

是气浮哇！怎么不多带人呢？为什么和伙计们斗气呢？

可是，既来之则安之，走哇。也得给伙计们一手瞧瞧，

咱尤老二没住过山哪，也不含糊！咱要是掏出那么一个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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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再说话可就灵验多了。看运气吧 ；也许是玩完，谁知

道呢。“老褚，你堵门是我堵门？”

“这不是他们？”老褚往门里一指，“用不着堵，谁也不

想跑。”

又是活局子！对，他们讲义气，他妈的。尤老二往门里

打了一眼，几个家伙全在小过道里坐着呢。花蝴蝶，鼻子六儿，

宋占魁，小得胜，还有俩不认识的 ；完了，又是熟人！

“进来，尤老二，我们连给你贺喜都不敢去，来吧，看

看我们这群。过来见见，张狗子，徐元宝。尤老二。老朋友，

自己弟兄。”大家东一句西一句，扯的非常亲热。

“坐下吧，尤老二，”小得胜——爸爸老得胜刚在河南正

了法——特别的客气。

尤老二恨自己，怎么找不到话说呢？倒是老褚漂亮 ：“弟

兄们，稽察长亲自来了，有话就说吧。”

稽察长笑着点了点头。

“那么，咱们就说干脆的，”鼻子六儿扯了过来：“宋大哥，

带尤二哥看看吧！”

“尤二哥，这边！”宋占魁用大拇指往肩后一挑，进了间

小屋。

尤老二跟过去，准没危险，他看出来。要玩命都玩不成；

别扭不别扭？小屋里漆黑，地上潮得出味儿，靠墙有个小床，

铺着点草。宋占魁把床拉出来，蹲在屋角，把湿渌渌的砖起

了两三块，掏出几杆小家伙来，全扔在了床上。

“就是这一堆！”宋占魁笑了笑，在襟上擦擦手 ：“风太

紧，带着这个，我们连火车也上不去！弟兄们就算困在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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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褚来，我们才知道你上去了。我们可就有了办法。这一堆

交给你，你给点车钱，叫老褚送我们上火车。行也得行，不

行也得行，弟兄们求到你这儿了！”

尤老二要吐！潮气直钻脑子。他捂上了鼻子。“交给我

算怎么回事呢？”他退到屋门那溜儿。“我不能给你们看着 

家伙！”

“可我们带不了走呢，太紧！”宋占魁非常的恳切。

“我拿去也可以，可是得报官 ；拿不着人，报点家伙也是

好的！也得给我想想啊，是不是？”尤老二自己听着自己的

话都生气。太软了。尤老二！

“尤老二，你随便吧！”

尤老二本希望说僵了哇。

“随便吧，尤老二你知道，干我们这行的但分有法，能扔

家伙不能？你怎办怎好。我们只求马上跑出去。没有你，我

们走不了 ；叫老褚送我们上车。”

土匪对稽察长下了命令，自己弟兄！尤老二没的可说，

没主意，没劲。主意有哇，用不上！身分是有哇，用不上！

他显露了原形，直抓头皮。拿了家伙敢报官吗？况且，敢不

拿着吗？嘿，送了车费，临完得给他们看家伙，哪道公事呢？

尤老二只有一条路 ：不拿那些家伙也不送车钱，随他们去。

可是，敢吗？下手拿他们，更不用想。湖岸上随时可以扔下

一个半个的死尸 ；尤老二不愿意来个水葬。

“尤老二，”宋大哥非常的诚恳 ：“狗玩的不知道你为难 ；

我们可也真没法。家伙你收着，给我们俩钱。后话不说，心照！”

“要多少？”尤老二笑得真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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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三十六，多要一块是杂种！三十六块大洋！”

“家伙我可不管。”

“随便，反正我们带不了走。空身走，捉住不过是半

年 ；带着硬的，不吃‘黑枣’也差不多！实话！怕不怕，咱

们自己哥儿们用不着吹腾 ；该小心也得小心。好了，二哥，

三十六块，后会有期！”宋大哥伸了手。

三十六块过了手。稽察长没办法。“老褚，这些家伙怎办？”

“拿回去再说吧。”老褚很有根。

“老褚，”他们叫，“送我们上车！”

“尤二哥，”他们很客气，“谢谢啦！”

尤二哥只落了个“谢谢”。把家伙全拢起来，没法拿。只

好和老褚分着插在腰间。多威武，一腰的家伙。想开枪都不

行，人家完全信任尤二哥，就那么交出枪来，人家想不到尤

二哥会翻脸不认人。尤老二连想拿他们也不想了，他们有根，

得佩服他们！八十块办公费，赔出十六块去！尤老二没办法。

一百二的薪水也保不住，大概！

尤老二的午饭吃得不香，倒喝了两盅窝心酒。什么也不

用说了，自己没本事！对不起李司令，尤老二不是不顾脸的人。

看吧，再有这么一当子，只好辞职，他心里研究着。多么难

堪，辞职！这年头哪里去找一百二的事？再找李司令，万难。

拿不了匪，倒叫匪给拿了，多么大的笑话！人家上了山以后，

管保还笑着俺尤老二。尤老二整个是个笑话！越想越懊心。

只好先办烟土吧。烟土算反动不算呢？算，也没劲哪！

反正不能辞职，先办办烟土也好。尤老二决定了政策。不再

提反动。过些日子再说。老刘们办烟土是有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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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里，办下几件烟土来。李司令可是嘱咐办反动

派！他不能催伙计们，办公费已经贴出十六块了。

是个星期一吧，伙计们都出去踩烟土，（烟土！）进了个

傻大黑粗的家伙，大摇大摆的。

“尤老二！”黑脸上笑着。

“谁？钱五！你好大胆子！”

“有尤老二哥在这儿，我怕谁。”钱五坐下了，“给根烟 

吃吃。”

“干吗来了？”尤老二摸了摸腰里——又是路费！

“来？一来贺喜，二来道谢！他们全到了山上，很念你的

好处！真的！”

“呕他们并没笑话我！”尤老二心里说。

“二哥！”钱五掏出一卷票子来 ：“不说什么了，不能叫

你赔钱。弟兄们全到了山上，永远念你的好处。”

“这——”尤老二必须客气一下。

“别说什么，二哥，收下吧！宋大哥的家伙呢？”

“我是管看家伙的？”尤老二没敢说出来。“老褚手里呢。”

“好啦，二哥，我和老褚去要。”

“你从山上来？”尤老二觉得该闲扯了。

“从山上来，来劝你别往下干了。”钱五很诚恳。

“叫我辞职？”

“就是！你算是我们的人也好，不算也好。论事说，有你

没我们，有我们没你，论人说，你待弟兄们好，我们也待你

好。你不用再干了。话说到这儿为止。我在山上有三百多人，

可是我亲自来了，朋友吗！我叫你不干，你顶好就不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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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不用多费话。我走了，二哥。告诉老褚我在湖边小店里 

等他。”

“再告诉我一句，”尤老二立起来 ：“我不干了，朋友们 

怎想？”

“没人笑话你！怕笑，二哥？好了，再见！”

稽察长换了人，过了两三天吧。尤老二，胖胖的，常在

街上溜着，有时候也看千佛山一眼。



牺牲

这位博士确是真诚，他真不喜欢中国人的

一切——除了地毯。他生在中国，最大的牺牲，

可是没法儿改善。他只能厌恶中国人，而想用

全力组织个美国式的小家庭，给生命与中国增

点光。

言语是奇怪的东西。拿差别说，几乎一个人有一种言语。

只有某人才用某几个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 ；除非你明白

这整个的人，你决不能了解这几个字。你一辈子也未必明白

得了几个人，对于言语乘早不用抱多大的希望 ；一个语言学

家不见得能都明白他太太的话，要不然语言学家怎会有时候

被太太罚跪在床前呢。

我认识毛先生还是三年前的事。我们俩初次见面的光景，

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不懂他的话，所以十分注意的听他

自己解释，因而附带的也记住了当时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话，

可不是因为他不会说国语。他的国语就是经国语推行委员会

考试也得公公道道的给八十分。我听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

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话写一篇小说，极精美的印出来，我一定

还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注解。


